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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近代城市居民公共卫生意识的转变与嗅觉构建∗

李 永 菊

摘　 要：明清时期中国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较差，民众对脏乱环境的嗅觉感知并不敏感。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

逐渐认同现代西方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观念，并将改变公共卫生认识视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国之大事，于是脏乱的

环境开始承载“疾病”“落后”等更加丰富的医学内涵和政治想象，人们对脏乱环境散发的“臭味”愈加敏感。 通过

公共卫生运动和身体入微的体验，近代中国人对“臭味”的嗅觉感知能力逐渐被建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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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城市公共卫生的研究视角较多侧重于卫生

现代化的成果和意义，而对近代中国人的身体体验

和感官习惯缺乏必要关注。①尤其对脏乱的环境引

发身体不适，基本上都被视为理所当然、无须探究的

现象。 事实上，对环境的身体感知不仅是国人的日

常生活，更是近代国人建构与想象现代国家和现代

身体的重要基础。 本文试图以嗅觉感知为切入点，
分析近代来华外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与地方社会对

中国城市脏乱环境的不同言论，探讨近代国人对

“臭”的嗅觉感知是如何被不断叠加和改变的。

一、明清时期的城市卫生状况与国人的嗅觉感知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虽多，但是关于环境脏乱以

及恶臭引发身体不适的描述较为少见，记载的缺失

并非说明城市的卫生状况良好，事实上，明清时期城

市的公共卫生状况极为糟糕，普遍存在随地便溺、乱
扔垃圾、臭味难闻的现象。 根据邱仲麟对明清北京

城卫生状况的研究，明代京城居民随意倾倒垃圾、随
地便溺已成习惯，明初虽有管理律令，清政府亦屡次

整改，但是积习难改。 明清时期北京城漫天黄沙，满
街人畜粪秽和泥泞，空气亦是恶臭难闻。②作为首善

之地的北京城都是如此，其他城市的卫生状况可想

而知。
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地区也普遍存在乱倒垃圾、

随地便溺、排水沟失修和河水污染等公共卫生问

题。③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城市居民习惯于将粪便、污
水等生活垃圾倒进城市河流之中，导致河道堵塞、河
水脏臭。 另外，由于城市街道道路不平，疏于维修，
居民在街道上乱倒污水、粪便、垃圾等，致使城市道

路两旁的排水沟成为污水沟或臭水沟，在气温上升

时散发出阵阵恶臭。 清代嘉道以后，随着人口增长

和城镇化的发展，江南地区过量的生活垃圾和手工

业废弃物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愈加严重，主要表现为

水质变差、环境卫生状况不良，每到天热时节，秽臭

熏蒸，苍蝇、蚊子、臭虫等泛滥猖獗。④

既然中国古代城市公共卫生如此之差，为什么

史料中却少有记载？ 很显然，对于当时的官员和社

会精英而言，这些问题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值得记载

的，由于这类事业并不直接关乎钱粮与社会稳定这

样的大事，显然不能成为国家和官府的施政重点，地
方政府不会花费力气去解决这些问题。 地方政府事

实上并没有真正担负起维护公共卫生的责任， 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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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往往由民间力量主持承担。 但是由于各地民间

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不一，再加上缺乏经常性保障以

及必要的管理、监督，故而公共卫生的维护很难实现

制度化。⑤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类文献中，中医典籍有不少

关于臭味的记载，如秽气、恶气、腥气、膻气、病气、尸
气、疫气。 中医认为“臭”容易致病，“凡脏腑之情，
遇香则荣卫通行，遇臭则荣卫凝塞”⑥。 这一观点倒

是符合现代公共卫生知识中臭气致病的理论，不过

与西方社会着力消除公共环境的恶臭相比，中医则

主张通过养内的个人行为以避秽。 由于“六淫不正

之气”和“沟粪恶浊气”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⑦，不
可能完全驱逐或消失，所以面对各种不正之气，传统

医学主张“污秽恶臭，固宜远避”⑧，通过宁静淡泊、
饮食起居规律等办法增强自身正气，以抵制各类秽

气。 这类养内避秽行为显然属于个人行为，而非国

家和政府行为，当然除非发生大规模疫情，否则国家

和官府较少关注公共卫生问题。
总之，在古代社会，环境脏乱既非重大的钱粮和

治安问题，也非政府关注的社会公共问题，而是自然

界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 因而，人们对此问题的处

理办法是如何增强自身正气以适应和抵抗各种异

味。 由于没有其他外来卫生观念的比照与借鉴，国
人在共同的生活情境中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的气

味。 正如古人所言：“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

香”，“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二、近代中外城市居民的嗅觉感知差异

近代以来，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大量外国人进

入城市生活，他们难以忍受城市环境的气味，开始较

多地用“臭”来描述其对环境的直接感受，这类记载

见诸于当时的各类报刊、游记和报告中。 如光绪年

间的天津，“城内地基很低，一下雨，城墙之下积水

成河。 一到暑日，各处污水沟臭气冲天，热气引发多

种流行病，致使丧命无数”⑨。 清朝末年的北京，
“我们现在在大河上继续前进，黄泥翻滚的河水恶

臭熏天，河面上漂着各式各样的垃圾、肚皮胀水的骨

架、人和牲畜的尸骸”⑩。 清朝末年的上海，“垃圾

粪土堆满街道，泥尘埋足，臭气刺鼻，污秽非言可

宣”。 清末民初的沈阳，“房子周围的环境同样是

脏乱和不卫生的。 停滞的污水积聚在一起，各种垃

圾和废品，成了狗和猪的食物。 １９０５ 年前，奉天并

没有建立卫生设施的意图，除一些敞开的地沟之外，
看不到任何排水设施。 下雨时，排水沟成为奔腾咆

哮的激流；干旱时，又变为臭气熏天的污水沟”。
１８６３ 年以后，中国各通商口岸的海关医官的报

告对中国城市街道的垃圾清理和厕所粪便处理问题

有过不少讨论。 如梧州海关医官麦当劳（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Ｊ． Ｊ．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就说中国人把垃圾和死掉的动物弃

置街头，听任“腐败之气污染空气”。 北海海关医

官罗瑞（Ｊ． Ｈ． Ｌｏｗｒｙ）说：“根据我们西方关于卫生法

则的观念，很难想象人类能够活在这样肮脏的环

境。”汉口医官瑞德（Ａ． Ｇ． Ｒｅｉｄ）惊讶地发现，汉
口的厕所周围充斥着强烈的恶臭，然而如此恶臭的

厕所不只旁边有私人住家，“甚至还紧邻生意兴隆

的餐馆”。 除了上述几个城市，福州、宜昌和烟台

等地的海关医官也都有提到类似的公共卫生问题。
由上可见，近代来华外国人的关注点主要是环境肮

脏、污水排放及垃圾清运等问题带来的各种臭味。
来华外国人的游记和报告中有关城市臭味的论

述，反映了当时的环境和他们的身体体验，无疑有

“真实”的一面。 对于经过现代卫生观念洗礼的外

国人而言，视觉上的“脏”和嗅觉上的“臭”引发他们

不适的感觉。 但令他们感到不解的是，这些问题似

乎只困扰外国人，身处其中的中国人似乎不觉得这

有任何不妥，他们惊讶于中国人的嗅觉怎么如此不

敏感，完全感觉不到难以忍受的臭味。 如英国传教

士雒魏林（１８３８ 年开始在华传教）说：“通常情况下，
中国人的嗅觉器官似乎不太敏感，因为当外国人在

中国城市的任何一地受到令人厌烦的臭气的冲击而

几乎被击倒时，本地人却几乎没什么反应，无论在家

还是在外。”为何来华外国人对脏乱环境的臭味难

以忍受，而身处其中的中国人却显得习以为常？ 中

国人和外国人的身体感知差异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有

着不同的生理构造形成的，而是因为不同文化认知

使人在体验相同环境时拥有不同的医学知识和卫生

习惯，因此产生了不同的嗅觉差异。
西方国家较早进入工业社会，逐渐具有了近代

公共卫生意识，并建立了相应的卫生制度和卫生法

规，在西方的知识脉络中，脏乱导致疾病是重要观

念。依据现代医学知识的细菌理论，垃圾和污水等

腐败物质散发出的有毒气体是一种霉素，一旦被人

类吸入就会患病，只有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身体才

会更加健康。 因而，现代工业化城市的市政建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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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培养市民良好

的卫生习惯。 西方人对气味的感知自然比较敏感。
其实，在西方国家进入工业文明之前，中世纪西欧城

市居民的医疗卫生状况也令人堪忧，如教会认为沐

浴是“性道德败坏之源泉”，“洗澡在群众中则更是

罕见”。工业革命之后，现代城市迅速发展，居民卫

生习惯日渐养成，“现代身体”逐渐被建构起来，西
方人对臭味的身体感知能力愈加敏感。

中外城市居民的嗅觉感知存在差异，说明了身

体感知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可建构的

文化现象。 人类作为同一个物种，不同种族和文化

的人身体构造并没有本质差异，恰恰是不同的文化

和认知造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 中国人和外国人的

嗅觉感知无所谓先进与落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

人对气味有着不同的解读。 近代以来来华外国人将

现代卫生观念和细菌理论带到了中国，并以现代城

市公共卫生的标准评价中国城市卫生，而此时恰是

帝国主义势盛、白人种族优越感高涨的时代，来华外

国人将其对中国城市环境的看法上升到先进与落后

的层面，在民族救亡的时代背景下，这些负面评价给

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焦虑和压力，并由此导

致他们主动或被动地开始建构国人的嗅觉感知。

三、近代中国人的身体体验与嗅觉建构

近代以来，面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中国知识

分子逐渐接受并认同西方现代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

观念，这一方面源于来华外国人对中国城市的负面

言论，另一方面源于中国知识分子对环境臭味的直

接感官体验。
对气味的认知不可能从人的嗅觉体验中抽离出

来，感官体验会直接影响人对气味的认知。 近代以

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游历，他们对西方城

市的干净整洁留下了深刻印象，“道路最宜洁净，西
人于此尤为讲究，其街道上稍有积秽，无不立予扫

除”。 另外，国内各国租界的街道干净整洁，与租

界外的脏乱无序形成了鲜明对比，“上海各租界之

内，街道整齐，廊檐洁净，一切秽物亵衣无许暴露，尘
土拉杂无许堆积，偶有遗弃秽杂等物，责成长夫巡视

收拾”，“试往城中比验，则臭秽之气，泥泞之途，正
不知相去几何耳”。与西方国家和租界的干净整洁

相比，中国城市的景象是路边随意便溺，脏水随意乱

泼，垃圾越堆越高。 这种明显的感官体验对比给近

代城市管理者和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焦虑和压

力，产生了处处不如西方的自卑心理，近代知识分子

开始思考国家的强盛和城市整洁卫生的内在关联。
在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

开始将公共卫生上升到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
成为关涉民族兴亡国家兴亡的国之大政。强国与

卫生的关联开始被不断强调，如 １９０６ 年有一篇文章

《要强种先得讲卫生》在《京话日报》上刊出，“开口

就说强国，合口就说强种，要强国先得强种”，“要强

种先得讲求卫生”。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强国与

卫生的内在关联，对臭味的认知也随之发生改变。
“臭味”暗示着无序、落后与贫弱，环境恶臭从习以

为常的现象变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旦国人意

识到脏乱臭与封闭落后的内在关联，就希望通过除

臭以达到对洁净的渴望。 洁净意味着有序、强盛、文
明和进步，对洁净的期待反映了近代国人强种强族、
摆脱民族危亡的迫切愿望，洁净成为中国摆脱积贫

积弱，实现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 此时，除臭作为清

洁卫生的重要手段开始有了新的意义，成为实现国

家民族富强的重要举措，是国家和官府应尽的职责。
在广泛开展的公共卫生运动和公共卫生教育

中，国人的嗅觉感知和身体习惯正在不知不觉中发

生变化。 从政府到学校，从医学界到宗教界，从社团

到报刊，社会各界开始纷纷关注公共卫生运动。 根

据余新忠的研究，中日甲午海战以后，“具有近代意

涵的卫生概念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人的著述

中”。 １９０５ 年国家卫生行政机构成立，清洁“不再

被视为个人的私事或某种特定行为和当政者值得称

道的义举，而被看作应有行政强制介入的普遍的公

共事务”。 １９１６ 年卫生教育联合会成立，主要职

责就是教导人民个人卫生、公共卫生以及预防传染

病等事宜，开展一系列公共卫生教育运动。 当政府

把近代公共卫生视为国之大政，环境恶臭就成为严

重的社会问题必须加以解决，除臭从民间的个人行

为上升到国家的公共事务。 近代公共卫生运动中的

重要内容，诸如清扫街道、改造厕所、净化河流，有效

处理污水与废弃物等都有助于清除环境臭味。
除了官方强制性地推行卫生行政外，民间社会

也积极参与进来。 其一，民国时期，中国民间社团尤

其是众多医疗卫生社团通过报刊、书籍、演讲、卫生

展览、征文比赛、实物模型、戏剧表演、图片标语等途

径积极传播现代公共卫生观念。其二，在教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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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会医学校中，一些医学传教士纷纷传播现代卫

生学说、开展疾病诊治和预防工作。 其三，民国报纸

杂志在公共卫生方面做了大量的报道，如《申报》除
了真实客观地展现公共卫生发展的状况之外，还积

极主动地向民众灌输公共卫生观念。

一旦对“臭”的认识发生变化，很多传统的生活

习惯开始受到批评，原本习以为常的气味开始变得

无法忍受，民国时期各类报纸杂志纷纷对中国各地

的公共卫生问题展开批评并提出相关建议。 北京作

为首善之地，其卫生状况受到较多关注，据 １９１８ 年

《顺天时报》载，粪夫每每任意“将洗粪桶秽水乱遗

道途，以致臭气不堪，一般行人莫不痛恨”，报界呼

吁警察严格管理。 １９２６ 年《晨报》刊登《设立公共厕

所之必要》一文，１９３０ 年胡百行撰文“为北平特别

市卫生局进一言”，都是希望能够改变北京胡同里

到处都是尿粪垃圾、臭气熏天的问题。 对于中小城

市和县城的公共卫生问题，很多知识分子和医界人

士也展开尖锐的批评。 １９２３ 年梁实秋来到嘉善县，
“最令我不能忘的两件事：便桶溺缸狼藉满街，刷马

桶淘米洗菜在同一条小河里举行”。 １９２９ 年，周
卓人描述了其初抵安庆的观感，“大街小巷，尿粪遍

地，种种不卫生之处，屈指难数”。 黄尊生认为，乡
村“没有所谓公共卫生”，“到处都是鸡粪狗粪猪粪

垃圾泥土”，即便都市，如武汉、宜昌、重庆、九江、安
庆、芜湖等，“其污秽，其黑暗，其鄙陋，其荒凉，实在

与乡村无多大区别”。

总之，在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强势话语下，政
府自上而下地制定各种公共卫生政策，民间社会开

展各类卫生教育运动，近代中国开始了全方位的除

“臭”运动，细菌、卫生、洁净的知识得以传播，近代

国人对臭味的感知能力更加敏感。 公共卫生推行的

过程，即是改变身体感受能力的过程，除臭的过程，
亦是培养身体感知能力的过程。 从对“臭味”的习

以为常到对“臭味”的极为敏感，近代国人的身体感

知能力在公共卫生推行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

化。 所以近代国人对“臭味”的身体感知并非纯粹

的生理现象，而是在近代中国卫生教育运动的推行

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教育和训练培养而成的身体技

能，就如同欣赏音乐、绘画、品茶和品酒，都需要一定

的教育和训练才能获得感受能力。
当然，近代国人身体感知的建构主要发生在城

市居民之中，生活在传统乡村的民众较少受到公共

卫生运动的影响，这恰恰说明了身体感知并非完全

的生理现象，而是经过建构的文化现象。 下面以除

臭剂和消毒水为例加以说明。 除臭剂和消毒水等商

品大多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在各类广告宣传中，被
披上了“卫生”“健康”“进步”的圣衣。 除臭剂和消

毒水主要出现并流行于通商口岸或其他城市，这些

城市居民拥有现代公共卫生观念和现代医学知识，
产生了对洁净的渴望和需求，使用除臭剂和消毒水

意味着拥有了洁净、健康、科学和进步。 而对于传统

中国乡村居民而言，他们缺少公共卫生观念，也较少

有对“臭味”的政治联想，除臭剂在乡村社会不仅没

有市场，还引发了嗅觉上的反感。 在一些穷乡僻壤，
人们称消毒水为“臭药水”，他们的身体感官是这些

药水散发出的气味令人不适，“偶有一家之用，则附

近邻居，每嗅其气，必致怨恨”。 可见，所谓的
“臭”与“不臭”，不仅仅是一种嗅觉感知，更是一种

由文化认知导致的感官变化。 面对同样的商品———
消毒水和除臭剂，由于其背后的认知意义不同，不同

人们的感官体验完全不同甚至相反。 城市与乡村对

待除臭剂的态度差异，不仅仅取决于除臭剂的味道，
还取决于对除臭剂背后反映出的洁净、卫生与文明

的认识。
传统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不仅是学习现代科技

和制度的过程，也是构建现代身体感知能力的过程。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蔡天民在安庆发现有人把粪缸放在

门口墙脚、天井院子或厨房灶边的，心中发生一种奇

想：以为这里人的嗅觉机关当有特别构造，不然，如
此的“荷风送香气”，我们皆要“掩鼻而过”，总偏“食
思其间”，消受得起，可不是“逐臭异禀，得天独厚”
么？这段话不免让人想到前文提到晚清来华的英
国传教士雒魏林的言论，当外国人在中国城市的任

何一地受到臭气的冲击而几乎被击倒时，本地人却

几乎没什么反应。 晚清来华外国人对中国城市居民

感受能力不敏感的疑惑，民国时期中国城市居民对

乡村居民身体感知能力的怀疑，都反映了人的嗅觉

感知能力是可以建构的。 在传统向近代化转变的过

程中，从西方国家到中国的通商口岸，从中小城市再

到乡村社会，对臭味的身体感知逐步如涟漪般展开，
近代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现代身体感知能力

不断建构的过程。

四、结语

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地制定各种公共卫生政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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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间社会开展各类公共卫生教育活动，很多国人

的身体感知能力经由身体的体验和想象逐渐被建构

起来。 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城市居民抑或乡

村居民，其对臭味的感知能力因其对现代公共卫生

的认知差异而不尽相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嗅
觉的身体感知是在一定的认知背景下经由想象形成

的文化感官，是近代国人在挽救民族危亡之际，经由

现代西方话语和国人身体入微的切身体验共同建构

而成的。
当然，本文的目的并非要恢复传统社会的卫生

状况，而是认为不能对由西方社会构建出来的符合

现代性想象的嗅觉感知熟视无睹。 不可否认，除臭

清洁工作在公共卫生和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和历史意义，但当我们完全拥抱西方话语对于气味

的定义，将会阻碍进一步理解和探讨国人的传统身

体体验。 明白这一点，将有助于抛开现代性的观念

偏见，警惕长久以来内化到身体的感官经验，更好地

感知不同文明的身体体验和不同文化的丰富质地，
同时有助于思考当今市场经济背景下商业利益和广

告媒体是如何建构甚至掌控“现代人”的身体感知

等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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